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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藏傳說之一生幾世 

 無名墓碑 

 「固突巴斯爾亞」被認同為星空第二進化紀文明的發源地。其都城氣象萬千，號

稱萬里繁華。尤其是城中的「恆時儲識庫」，聲名傳遍整個星空，因為儲識庫為所有文

明國度貯藏了他們的文化，歷史和技術。由於其前身「星空萬載館」在第一紀星空大戰

之中徹底被焚毀，這個世代的「恆時儲識庫」是用特別材料建造，建築技術更是當代結

晶品。除了有超級保護力牆之外，故老相傳還有「靈」和「念」兩種非物質的能力永恆

地保護著這個知識庫。又傳說有著善良心靈的生命才可以進入核心地帶解讀最珍貴知

識，故所以就算騙到一張「許可証」，也沒有機會可以通過「靈」和「念」力的精密檢

查。更有神話和傳說言道，是擁有永恆生命的第一代「恆時儲識庫」庫主在守護著這個

她一手建立的基業。 

 要進入「恆時儲識庫」，就必需通過一個非常大的花園。準確來說，那是一個墳

園，一個紀念花園。美麗花團間豎立了很多柱形墓碑，刻著因工殉職的「管員」名字。

「恆時儲識庫」的大部分地段長年對外開放，這個大花園更是個觀光重點，除了奇花異

草可值觀賞，還有一個個探索星空的英雄故事。而其中最為都城市民樂道的乃是一個

無名墓碑。據說很久之前，碑上名字被人磨去。 

 遠古之前，一雙結了『伴』的管員接受任命，前往極遙遠星空，尋覓被稱為『唯

一靈識』的智慧。後來這雙管員失去聯絡，行蹤不明。恆時儲識庫庫主於是為他們豎立

墓碑。很久之後，其中一個管員的『行裝』被發現在星空中漂浮。幾經救治那個管員才

醒轉過來和慢慢痊癒。這件事件引起了廣泛迷惑，因為「固突巴斯爾亞」生命有非常奇

特的生理。兩個個體一旦結『伴』，其生理會緊密連結起來，能力因而倍增，但如果某

一單體受傷，『伴』亦會同時遭殃。那個被救生存的管員，雖然終於完全康獲，但是她

的記憶卻變得肢離破碎，無法講述其歷險遭遇。盡管如此，她和『伴』以前的一切生活

細節和愛情卻不模糊。最後她認為既然自已康復了，她的『伴』也應該逃過大限，在星

空某處等著自己。 

註：『行裝』，星空下高級生命的物性載具，近始人類的身體，但顯然有無上的能力，
令到生命延長，也可以在星空間作無限制的旅行，當然更有防禦和攻擊能力。行裝也
成為生命間物性接觸的介面。 

 『伴』，指星空下高級生命的親密關係，相似人類的夫妻。可是星空生命的性別
較人類複雜，結伴的對象也於是多樣化。 

 

 一個早上，她去到墓園中為自己和『伴』所豎立的石碑前面，將名字磨去，然後

對著星空發誓，一定要尋找到愛『伴』，假如回不來的話，石碑也不需再刻上名字。庫

主尊重這個管員的誓言，所以墳園有了這個無名墓碑。「固突巴斯爾亞」生命體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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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與愛情息息相關，一向最重視愛情，時至今時今日，一到節日假期，便有大堆市

民到來憑吊甚至參拜。 

 

訪問 

 「中日戰爭後期，第五軍團被調到中南半島作戰。由於泰國政府傾向於日軍，

日軍又封鎖了中國遠征軍的退路，中國軍團可算是腹背受敵。司令部於是通令遠征軍

向印度撤退，等候反攻的時機。當時我和部隊在廣西佈防，消息傳來時就令人氣餒！」 

 「依妮對我說，大撤退時，黎福來所屬營部負責殿後，阻截日軍對撤退大軍的

狙擊。他們兵力當然不會太多，但大家都抱著必死決心，以保護大軍安全撤退。之後

就沒有人見過黎福來那個部隊，團部認為全營已經為國犧牲。但是，抗戰勝利之後，

依妮決定向西尋覓這個營部的下落。」 

 「可恨的是抗戰勝利並沒有帶來一點和平，中國隨即爆發更為激烈的內戰，中

央政府的軍隊逐個被擊破。我的團部在西南面突圍成功，向泰柬邊境方向撤退，依妮

是合格護士，就混在軍隊裡面。當時我並不知道她是借助軍隊的保護，萬里關山來到

西南地域尋找黎福來。」 

 「後來我知道她姓格，依妮是名。這個名字有點奇特，並不像是中國人的名字

。依妮告訴我她是一個混血兒，母親是苗族女子，父親卻是法國人。格是父親的姓。

依妮也是父親取的名字。依妮父親是一個探險家和醫生。中國最後一個皇朝被推翻之

前，他和探險隊進入一個不與外人來往的苗族聚居地方，想揭開苗人「醫學」之迷和祕

密。探險隊所有成員都在那個苗區被殺害喪生，他之所以能夠逃出死門關，完全因為

這個苗族中一個掌管「巫醫術」的女子喜歡上他。這個女孩子，亦即是依妮的母親，拋

棄了族中崇高地位，帶著愛人逃出山區，然後結了婚。當這個法國醫生準備帶著妻子

離開正被戰火摧殘的中國，這個苗族巫女告訴丈夫，由於她背叛了部族，破壞了誓言

，已經觸動了她與生俱來的巫術禁制，可算時日無多了。最初，這個醫生拒絕接受這

個殘酷現實，但妻子的健康迅速惡化，痛苦每日增加，於是他帶著妻子回去哪個神祕

部族，希望僥倖能夠得到寬容饒恕，獲得解除咒語所加的禍害。」 

 「吳老先生，人類的情操有時可真是高尚，這個醫生也知道自己回去，就等於

死路一條，但為了給予妻子一線生機而勇往直前，天地之間沒有比愛情更偉大了！」 

 「是哩，我經歷大時代連場戰亂，人性在生死存亡一刻固然有非常負面的一邊

，但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行為。」 

 「他們回到那個部落，但卻墮入一個大陰謀裏面。詳情可能就是連格依妮也不

大清楚。她長大後，父母親只告訴格依妮他們最終被神靈救出生天。」 

 「神靈？甚麼神祇呢？」 

 「小姐是現代人，又在西方長大，當然不會相信中國鬼神之說。就算依妮講的

苗族巫術，可能也以為是迷信罷。我在廣西，雲南和湘西服役頗長時間，卻見過幾個

真實個案，所以當聽到依妮的敘述，只覺得神奇秘幻，而並無質疑。況且，在此之前

，我已發覺依妮有些特別。」 

 「她也懂得巫術？」 

 「不是，不是。就算真有巫術，也只是極少極少數人懂得，我就從未遇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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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當年抗戰時，我們只要建立一支巫術特攻隊，便可戰無不勝了。說到依妮特別

的地方，怎樣說呢！」 

 老軍人在此稍作停頓，雙眼望向窗外遠方，好像想將遙遠的過去拉近一點。 

 「那時天下大亂，比抗戰時更糟。打鬼子時我們也算敵我分明，內戰時卻是自

相殘殺。敵友難分。更有甚者的是，往往昨日還是友軍，今日卻要在沙場死戰。死都

不瞑目啊！那時我們三面受到包圍，師長只好下令整個師團個別向西南不毛之地突圍

，跨過原始熱帶雨林進入泰柬地區。後來大家都知道，那一條路其實和死路差不多。

我隸屬的團就只有半數人逃過鬼門關。但是我的一營兄弟卻沒有太大傷亡，假如依妮

不是和我們在一塊兒，我看惡運不會放過我們。」 

 「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當時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詳細地圖。就算是有，都沒有路哩。一進入山區深處

，四週都是林木霧氣，大白天都是暗沉沉，夜晚更是星月都不可見。我們經常都要砍

下稠密的樹藤橫枝，有著劇毒的蛇蟲每分鐘都可能出現向你攻擊，防不勝防。我們雖

然有個醫療小隊，但裝傋簡單，又沒有甚麼藥物可以派上用場。一經咬傷，就只有等

死。」老人家稍為一停，然後說道：「那次應該是依妮第一次救了我們。」 

 老軍官很久沒有說這麼多話了，顯得有點累，於是停了一停，又閉上了眼睛，

好讓思潮回到那天殺般的原始森林，雖然如是艱難兇險，但也有片刻的溫柔吧！當老

軍官再打開雙目時，眼神露出光彩。 

 「那次我帶了十幾個部下去砍伐林木，開闢一條通道讓大隊前進。那時軍心徬

徨，我雖然是營長，也選擇和士兵一塊幹粗活。大家小心翼翼，但是依然將一個大蜂

巢連橫枝一塊斫了下來。我們也早有準傋，負責開路的兵士都穿上沒有破洞的軍服，

也用布條包著手掌和頭臉，只露出雙眼。大蜂巢跌到地上，迅速地飛出百多隻巨蜂，

嗡嗡聲到處飛舞，我們立即將斧頭等工具拋下，雙手遮蔽著眼睛，原地站著不動，希

望蜂群返回巢中。可是巨蜂像有特別觸覺，只圍著我們團團轉，更有些發動了攻擊。

雖然明知它們的毒針穿不過衣衫布條，但那種高頻的嗡嗡聲令人極度緊張和驚駭，而

且好像越來越多毒峰從四方八面趕回來保衛峰巢。其中一個隊員抵受不了精神壓力，

大聲瘋叫了起來，雙手離開了眼睛，去拍打巨蜂，後果也可想像得到。同伴淒厲痛苦

的慘叫聲不比毒針遜色，另外一個隊員也跟著瘋了一樣發狂起來。我那時也差不多崩

潰，於是用口哨通知隊員逃生。但三面都是密林，我們只有向原路逃跑。其實那很是

愚蠢，因為會將蜂群引到大隊那一邊，那就有更多人傷亡。不過那時就是想不起來。

拚命往後面跑時，我忽然看見有幾個醫療小隊的人向我們這邊跑過來。兩個同伴的慘

叫聲一定驚動了他們趕過來幫忙。我拼命地打手勢，也用口哨通知他們向原路跑回去

。他們明白了訊號，也可能看到了我們身後的蜂群，於是立即轉身就跑。但是，其中

一個女護士，卻沒有這樣做，手中拿著一個用大葉和藤鬚結成的掃帚，加緊地跑過來

。我知道用掃帚拍打蜂群只會更加激怒它們，她只會慘死。我不加思索，當她跑近我

的時候，就大叫一聲要她伏到地上，雙手迅速將她那細少的身軀抱住，就一塊兒滾到

地上。那時我剛好壓在她的上面，見到她有帽子，但臉兒卻沒有遮蓋，便立即用雙手

手掌按著她的臉，自己的眼睛則壓在掌背上，低聲重覆叫著「不要動」和「對不起」！

這個姿勢真的很不禮貌，幸好其他伙伴都向大隊狂奔而去，並沒有人注意到。幸好依

妮也明白我的用意，並沒有掙扎！我們就這樣地躺伏著等候。好奇怪，自從伏到地上

，我就沒有聽到蜂群的嗡叫聲。過了一兩分鐘，我將手指鬆開一條細線，叫依妮看看



63 | P a g e           [ C o p y r i g h t © 2 0 1 6 , C h i  K .  L o .  A l l  R i g h t s  R e s e r v e d ]  

是否還有毒峰在附近。她搖搖頭。我便移開按在她臉上的雙手，撐到地上爬起來。她

這時才大聲呼起氣來，因為我太緊張而過度用力按住她了。雖然她急速地呼吸，但依

然用她嬌小玲瓏的聲音對我說：「營長，多謝你救了我！」 

 這時老人家因為一口氣說了這麼長的一番話，有點喘氣，訪客便斟了一杯熱茶

給他！讓他歇息一會。 

 「奇怪，這好像是你救了她啊！」 

 老軍官沒有即時回答。思維似乎依然留在那一個時刻裏面。一會兒，他才繼續

敘述以後的經歷。 

 「妳聽我說下去吧。那時我雙手撐在地下，正準傋爬起身來。我忽然看到了一

件古怪的事情。原來當我們滾伏到地面上時，她的頭部剛剛躺在一個蟻穴的旁邊，我

看見無數像小蒼蠅一樣大小的赤紅色螞蟻正從洞穴中飛快地爬出來，然後向四方八面

奔爬開去，好像蟻穴中正有著一隻食蟻怪獸。但是極為奇怪，竟沒有一隻巨蟻向她的

頭臉爬過來。那時我驚魂未定，祇是覺得很奇怪，卻沒有思索其中原因。我急急地扶

著她站起來，見到她臉上全是灰塵和腐葉，於是便用布條替她清潔。跟著那一刻中，

我看到了我人生中見過的最美麗最溫柔臉容。之後，我才感受到了小說中常說的那句

甚麼願意一刻變成永恆的意境。」 

 「後來，依妮告訴我，一般女孩子都害怕蛇蟲鼠蟻，她卻是例外，反過來毒蛇

毒蟲會害怕她。小孩子時母親便解釋說，她們苗族人世居蠻荒之地，並不會懼怕這些

小動物。她長大了一點，母親便將往事點點滴滴的告訴她，解釋說她自己是苗族巫女

，天生了一種氣質令到蛇蟲驚怕，長輩更教導她指揮這些蛇蟲的法術，不過全族人也

因為這種法術而死光了。」 

 「這都是依妮她自己說的？」 

 「是的。不過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自從那次一塊兒避過毒蜂和巨蟻，依妮含

蓄的要求我不要離她太遠，那時侯我是會錯意了，以為依妮也對我有意思。我一直沒

有成親，總覺得亂世之中，朝不保夕，無謂拖累別人。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遇到

有緣人。不過自從那次這麼貼近看到依妮，我就有了全新的覺悟，當你有一個要保護

的人，生命立時有了更新的意義，生存才有光輝。所以我也有點私心盡量靠近她，以

便有危險時去保護她。我有好幾次發覺毒蛇從樹上掉下來，竟然像發冷一樣癱瘓在地

上，任由宰割。不過依妮有個好心腸，總是勸說不知名的毒蛇不能亂吃，又說上天有

好生之德，勸告大家要積德放生。總之有她在一旁，都沒有人會被毒蛇毒蟲咬傷。當

時我就想都沒有想過，是她保護了我們啊！」    

 「後來又怎樣呢？」 

 「當時是改朝換代的大戰役。政府失去了民心，軍隊也就失去了士氣，我知道

失敗是早晚事情。戰略失誤和領導不當只是將日期縮短。但親身經歷元江會戰，看著

幾萬人的軍隊在一日之間化為烏有，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到今時今日依然覺得無限

的冤枉啊！突圍那段時間，四面八方，不是敵人的軍隊，便是倒戈相向的叛軍。只有

幾個團部沖出了重圍，向著西面不毛之地撤退。但敵人依然不肯放過我們，窮追不捨

。我們祇好決定越過蠻荒，轉入泰柬邊境暫避，然後等撤退到南方的政府接返國土。

在大森林裏面，我們幾次迷失方向，又要躲避風雨和不時出現的瘴氣，兼且要照顧受

傷病倒的兄弟，所以走得很緩慢。當重見天日的時候，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跳起來，萬

萬想不到以後的日子更為艱難痛苦，所有軍民都客死蠻荒，死不瞑目啊。我時常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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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戰場或森林裏不是較為幸福嗎？只不過就不會遇上依妮了！」 

 說到這裏，老軍人的聲音有點哽咽，他閉上了雙目，眼淚卻從眼簾邊流下來。

訪客彷彿也知道這一段淒痛的歷史，她拿出一塊白色卻帶著清香的手帕，替老人家抹

走淚水後，再靜靜地在那裏耐心等著，沒有繼續追問。 

 老人家的情緒逐漸平靜下來，但始終是年紀大了，思考並不清晰，於是反問訪

客：「我們說到哪裏呢？」 

 「那麼依妮又是…」，訪客有了一點遲疑，思考著問題是否恰當。 

 這一次是老人家等候訪客進一步發問。 

 「真是對不起！我在大堂中見到有個神位，寫著吳格伊妮的名字，她又是那個

時候過世的？」 

 意料之外，老人家並沒有激動，反而眼神流露出一種溫柔的神采。 

 「妳慢慢聽我說。我們在半年之後成了親。在這半年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不

過我已經感覺到前途茫茫。集結在南方的政府大軍沒有能力反攻，已經撒退到海上一

個大島嶼，作為最後基地。但是撒退後的政府，卻一乾二淨地遺忘了我們這批在異域

的軍民，沒有人知道原因。又過了一年，伊妮替我生了一個兒子，他週歲的那個晚上

，她第一次提到黎福來這個名字。」 

 老人家的神情露出疑惑，稍為一停。 

 「這幾十年來，我真是有太多疑問。也沒有甚麼人可以說說。出版的自傳裏面

又不想放入太多離奇古怪的遭遇，削弱了歷史性，累得妳老遠跑來訪問我，不過我真

的想有人共同研究一下！我的書出版了也有一段時日，信件我也收到不少，但為了某

些內容而來到這裏跟我見面，卻是小之又小，而只是問及依妮這個部分的，就只有妳

和另一位小姐吧了！」 

 「啊！在我之前已經有人來過問及你和太太的事！那是一位女仕？她是怎麼模

樣的？」訪客又點詫異。 

 「妳這樣問我，本來是很普通，不過我的回答可能令妳疑惑，因為我實在無法

可以描述她，不要以為我老眼昏花，怎麼說好呢，那種感覺就好像她面上蓋了一塊稀

紗一樣，不要說她的臉，過份的說，她整個人好像都藏在霧紗之中！不過我一大把年

紀，稀奇古怪的事見得多，也沒有太在意。我們還是先繼續講依妮的事罷！」 

 「那一個晚上是我第一次聽到黎福來這個名字。許多年之後，我重訪舊政權屯

駐的南方島嶼，有機會查看第五軍的營部名策，的確有這個人名。我還打聽到，黎福

來有個親哥哥，曾經是黃埔軍校教官，而且是個團長，跟隨大軍撒退到島上。我於是

造訪老團長，查詢黎福來的事。奇怪得很，老團長堅信弟弟沒有可能在那一役戰死，

因為他有個『保護神』。他告訴我黎福來在參加軍隊之前有過一段古怪和豔麗的遭遇，

那可是題外話吧！回到那個晚上，依妮卻說從來沒有真正見過黎福來，就算我解釋清

楚，一般人依然沒法接受和明白的。」 

 

格依妮 

 「依妮是遺傳了母親巫女的氣質。但除此之外，還有一樣奇怪之處。依妮說母

親告訴她，很少時候就覺得好像有個親人在很遙遠的地方，她時常可以在靜坐時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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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後見到那個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人，也隱約可以通過她，看到外面的世界，感受到

她的喜怒哀樂。後來照顧她母親的婆婆說，她有一個雙胞胎妹妹，一出生後就被族中

的壞人拋棄到深山之中。後來依妮母親終於遇到這個妹妹。」 

 「依妮說她也有母親這種感覺，她自有記憶之後，腦裏面就有很多古怪的畫面

，大部分都是朦朧不清，也有人物在裏面。少時候不以為意，因為畫面並不清晰。後

來聽到母親的故事，依妮以為這是正常的。年紀漸長後，她漸漸受到困惑，但她不敢

跟母親說，因為她是個女孩子。隨著年齡漸長，見到的影像也越發清晰，畫面包括了

她和人親密交好，她也感同身受，她不討厭這些感覺，甚至喜愛。當她是少女時，由

於她生得漂亮，也就有英俊的男孩子追求她，但她卻對他們一點感覺也沒有。她漸漸

地認為自己一定有毛病了。後來她進入護士學校，知道有心理和精神病這回事，只好

當自己有個怪病，反正病情並不嚴重，又沒有這樣的醫生，不對人說便好了。」 

 「畢業後她到醫院工作，也有醫生追求她，她也不理他們。漸漸地就有些令人

難聽的閒言閒語。她不計較這些，但腦海中翻騰的畫面卻越來越令她感到迷亂，在深

夜醒來，她每每覺得好像在另外一個世界過了一輩子。而經常和她親愛的人物也越來

越真實，她知道了他的名字和樣貌，不久也知道他的職業。就在這時，中日戰火燒到

了上海的英租界。那時依妮的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母親的健康也走下坡。但是老人家

決定和依妮向四川逃難。雖然那是抗戰政府的根據地，並未被日本佔領，但這並不是

個理由。依妮的母親想回到「故鄉」等侯生命最後一刻。此外，那個隱伏在高山大林中

的小山谷，不熟識道路是根本找不到的，可能比隨時被日軍攻陷的四川安全得多。依

妮是一個沒有甚麼主意的姑娘，另外一方面，她覺得黎福來這個人是在西面，所以就

跟隨從上海撒退的大軍向西逃亡。幸好依妮是合格護士，那是軍隊裏最吃香的工作，

所以她得到一定的保護和糧食，路途驚險，卻亳無損傷地到達四川。她們跟著轉向南

走，這條路比較難走和辛苦，但她們終於安然到達山區。」 

 「她的母親一面慢慢走，一面回憶細訴她最初如何帶著依妮父親從部落中逃去

來，後來父親又怎樣一步一步背負著毒咒發作的她回到部落之中請求解藥。她們通過

很多由毒蛇毒蟲守護的關卡，這些毒物卻彷佛知道以前的主人回來，只會圍著她們跳

舞，沒有發出一點攻擊。最後她們來到一個山谷。依妮母親說，這個村落曾經是世外

桃源，住著近千個苗族人，山谷入口處除了有毒蛇瘴氣把守，更有遠古時代天神留下

的『結界』保護，族中有『咒語巫師』保護民眾。不過後來『咒語巫師』亙相爭鬥內鬨

，企圖奪取對方的巫術知識，做成大亂，終於給外來的邪魔屠滅了全村。 

 依妮母親說，惡魔破壞土地樹林，屠殺所有村民和巫師，便來追殺她跟丈夫和

妹妹。她們幸而和有神力的祭師在一起，而幸免於難。 

 二十多年來，土地已經回復了生機，樹林重新豎立，就是再沒有一個人了。她

們於是在這寧靜安祥的山谷住了下來，依妮母親一早有所準傋，帶來不同種類的種子

，開始自耕自足生活。 

 依妮在這塊土地生活後，最初還有黎福來的影象，但慢慢就淡下去，失去了這

個男人的消息，只知道他最後參加中南半島遠征軍，在泰國撒退戰中下落不明。不單

只黎福來的影象沒有了，她像是在其他陌生世界生活過無數世代的畫面也淡出腦海。

她懂事後從來就沒有感到這般寧靜。 

 幾年之後，母親終於過世。臨死時依妮總覺得母親好像有千言萬語要說出口，

但最後都沒有說個明白。母親死前將地圖和一條掛在頸間的心型紅玉交給依妮，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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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個阿姨名叫白玉，在極遙遠的美國居住。又囑咐依妮如果覺得沈悶，就可以返回

鬧市，看看戰爭是否已經停息。又過了一年多，依妮離開了山谷，回到凡塵俗世，對

日抗戰已經勝利。她自懂事以來就受到腦海中轉來轉去的畫面迷惑，並沒有甚麼人生

目標，除了父母親之外，黎福來可算是最親密的人，於是她又參加了軍隊，繼續向西

尋找這個從未見過面的人。」 

 訪客的雪白脖子掛著一條鮮紅色的繩帶。她解了下來，只見到繩帶穿著一塊心

型的小白玉。跟著她放到桌上。 

 「老先生，依妮母親的心型紅玉如否跟這塊玉石相似？」 

 老軍官輕輕驚呼一聲，然後從衫袋裏取出一個小布囊，從裏面拿出一條白色繩

帶，繩帶繫著一塊鮮紅如血的心型小玉。老人家將兩件飾物排在一起，就發覺心型的

玉石隨了顏色各異之外，心的形狀也並不對稱，紅玉的心角弧弧彎向左面，而白玉彎

向右面。 

 老軍官閉上雙目，雙手按著兩塊玉石一刻。又注視兩塊玉石一會，然後說道： 

 「如果薜姑娘這塊白玉是來自父母親，我可以肯定妳和依妮一定是至親了。依

妮留給我的這塊紅玉，是她母親給的遺物。母親是雙胞胎，依妮祖父是族中玉石場的

普通工匠。出世前一個巫醫便知道是雙胞胎的姐妹，於是依妮祖父便取了一些碎玉，

雕成不同心形的玉石。姐姐起了名字叫紅玉，於是佩帶了這塊紅玉。妹妹的名字是白

玉，當然就佩帶了這塊白色小玉。這對玉石跟其他心形玉石不同之處是心角弧弧向外

彎開去。另外一處特別的地方，這條繩帶是用她們部落中特種的蠶絲和顏料所製，可

以說是永不斷絲和褪色。」 

 老軍官停了一停，將紅玉交還女訪客。然後再繼續說： 

 「我的老家在太原開了一間首飾店，自少就跟老爹學習辨別真假玉石。我有個

很漂亮的姐姐。那一年我十六歲，姐姐遇上一個新來駐防的小軍閥，他又騙又搶地捉

了姐姐去洞房，第二日姐姐跳井自盡，老爹老媽無比傷痛，先後在一年中過世，我痛

恨軍閥害人，將小店結業，拿了錢到南部廣州，考上黃埔軍校，希望參加北伐。但是

北伐戰爭在我畢業前結束，中日的爭端卻正白熱化，噢！老人家的話真多，枝節說個

不停。我本來只是想告訴妳，我雖然一生從戎，但監辨玉石的知識和能力卻是沒有忘

記。這兩塊玉並不是甚麼珍貴貨色。這其實很合理，父親只是普通工匠吧，不可能得

到珍貴玉石！」 

 「話雖如此，但是，這兩塊玉石卻有著它們獨特之處！不知道妳的父母親是否

有所講解過？」 

 「老先生不知是指那方面呢？我從來沒有見過爹媽，他們在我出生後不久便逝

世，我是祖母帶大的，她在過世前幾年將這件首飾交給我。在我心中祖母是個傳奇人

物，她旅行過的地方真多，家裏藏了很多各地的特產和文物，不過最為引人入勝，還

是那些各地獨特的風土人情和她的歷險故事。這個白玉，我自有記憶以來，便見到她

帶在頸上。她交到我手中時，希望我有朝一日會憑藉這件首飾找到親人。根據老人家

的敘述，我也相信格依妮的母親就是祖母的姐姐，也即是我的姨婆。請問她有沒有提

過雙胞胎的妹妹呢？」 

 「沒有詳細講過。在我們相處的那段日子，都為了生存而搏鬥，有空閒可以喘

一口氣，都只是亙相依偎著，享受一刻的寧靜溫馨，從來沒有想到要問對方的家世，

反正大戰亂時代，都是家破人世，提起來，只會傷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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薜莉萍 

 「我祖母倒是講得很清楚。我們家很富有，祖母從來就無需工作，全職的照顧

我。後來我知道，一半的財富來自祖母的養父，他曾經是清皇朝一個將軍，後來經商

致富，另外一半的財富就是祖母年輕時旅行所買的各地收藏品，可是，自我懂事以來

，祖母都是鬱鬱寡歡，富裕生活並沒有令她快樂。只有當她給我講述歷險故事時，眼

神面容才露出光輝，小時候我以為只是書本上的故事，長大了看見家中的一件件收藏

品，都是祖母說過的，才知道祖母故事中的女主角就是祖母自己啊！我年少時就夢想

像祖母一樣的到世界各地歷險，但祖母說要有本事才可以離家旅行，否則只會掉到壞

人手上，女孩子就更危險了。我最初任性不依，她就說找老師來教我開槍，騎馬，遊

泳，攀山和中國武術，又送我去特別學校，學習各地的文化歷史習俗，我是個死心眼

的姑娘，就捱到底了。有一日，祖母說想不到我能夠苦撐到底，成續還不錯，如果有

一兩個忠心的保鏢，也可以出門了，我興高彩烈了，但七八年來，拚命的學習各種東

西，就是沒有注意到祖母衰老了很多，我自少和祖母相依為命，亦真是長大了，實在

不忍心離祖母而去，反而哭著不肯出門。祖母也感動了，雙手攤開，我鑽到她的胸懷

，更是哭過不停，那晚我們祖孫擁抱到深夜，一直沒有說甚麼，也不需要語言啊。第

二天，祖母就將她長年帶著這片白玉和一塊心型石刻交給我，我還記得她這樣說： 

 「白玉是我的原名，那是中國苗族人的一個普通名字，養父給了我『薜莉萍』這

個漢人名字。後來才知道，我是雙胞胎。姐妹出生不久，就被族中祭師斷定為天生的

巫女，依例要交由族中巫術階層教育，父母親則被放逐到遙遠的外界。後來為了族中

權力鬥爭，壞人將週月大的我帶離部落，拋棄到荒山野嶺。一個滿清皇朝的將軍打獵

時救了我，收為養女。但養父因此得罪了這些巫師，就被下了惡毒的咒語，長年病痛

難當。我長大後，四處尋覓解咒的方法。最後碰到一個自稱為『地藏菩薩門徒』的婆婆

，她解開了養父的『痛咒』，但卻沒有能力除去『死咒』。婆婆說我俱有天生的靈力，

於是教我使用，最後說徐非找到『地藏菩薩的使者』，否則無法解去惡毒咒語。我於是

開始漫長旅程，踏遍地球每個角落，找尋可以解除毒咒的聖者。一同出發的還有幾個

忠心家僕，其中一個帶著兒子，他少時侯和我一塊兒長大，最後成為了你的祖父。可

是我對不起他，有一天妳或許會明白這些奇怪的感情關係。」 

 「我沒有全心全意地愛他。因為我的心早就在法國讀書畤，交給了一個學習醫

學的法國青年，他的名字叫賓來格爾。但養父最終毒咒發作病重，我決定返回中國，

一場浪漫就此結束。但不單只我沒有忘情，我的法國愛人更是對我朝思暮想。畢業後

他參加一個到中國南方的傳教團，在人海茫茫的中國尋找我，最後更參加一個探險團

，去到我所屬的那個苗族尋找。整個探險團都被部落的巫術師殺死，但這個醫生卻給

紅玉姐救起，在昏盹之間，他以為找到了愛人。百般溫柔打動了紅玉姐，於是紅玉姐

冒險帶他離開部落，他們也成為夫婦！世事真是弄人呢！」 

 「我那時已經走遍了半個地球，都找不到地藏菩薩或者祂的使者，還留在身邊

的，就只有妳的祖父。是因為我寂寞，還是他百般細心溫柔，於是我將自己交給了他

。但我始終忘不了在地藏菩薩神像前發誓要解開毒咒，我不要他冒險，於是像從前對

我法國愛人一樣，留下決絕的書信，再回到中國，去到那個苗族部落附近查探，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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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毒咒之謎。但是，我應該想到，你祖父怎會掉下我一個人冒險呢！他不要阻礙我

，只是遠遠地跟著，保護心愛之人。那時我的『念』力已經很有成績，本來可以發覺他

，但我越接近部族的領地，就越失魂落魄。妳祖父也是武術的大行家，行藏更是小心

惕惕，不過他最終還是被捲入這場風暴而去世。」 

 薜暮琳說到這裏就停下來。老軍官聽得出了神，並沒有即時追問下去。過了一

刻才說道：「聽到妳的敘述，証實我並沒有猜錯。記得我說過老爹教我學習辨別玉石這

回事嗎？一塊所謂的好玉，大部分是建立在玉的外貌，倒如色澤，光輝，溫度和圖案

等等。但是很多中國人相信一塊好玉同時具有靈氣，可以辟邪和保護主人。我老爹告

訴我一塊靈玉故然可以將靈氣傳到佩帶者的身上，但一個有靈氣的人如果長年佩帶一

塊普通玉石，他的靈氣也會積存到玉石上面。所以我剛才說，這一紅一白兩塊小玉的

玉質，只是普通貨色。不過它們卻含有靈氣，尤其是妳的白玉，靈氣正旺盛得很，原

因是妳和祖母都有著靈氣迫人。 

 我認為『靈』，或者是『念』，都是性質相似的東西。相傳以前中國有些和尚和

道士也懂得這類的『法術』。而我這塊紅玉呢，最初我從依妮接過來時，就感覺到它具

有豐厚的『氣』，但一日一日減退。只有一種合理解釋，不但依妮的母親具有靈力，甚

至依妮亦是一樣，而我雖然懂得觀玉的氣，自己則亳無靈氣，幾十年來這塊紅玉也就

漸漸變回普通的玉石了。後來又怎樣呢？」 

 「祖母在部落附近遇到了替她養父解了痛咒的那個婆婆。這個好心腸的婆婆到

部落那裏理論和索取解咒的方法，可是勢孤力薄，還給巫師們打傷。於是她就在附近

居住下來養傷，更一直沒有離開。在這許多年以來，她無數次偷偷進入部落裡查察，

於是知道祖母有一個雙胞胎的姐姐，名字叫紅玉，是製造咒語的巫女，大約兩年前卻

和一個探險隊中的白人醫生逃離了這個部落。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祖母就想，怎麼

這麼巧合。但怎麼樣祖母也估計不到這個醫生就是賓來格爾。婆婆還說多年前祖母出

生後就被拋棄在荒山的這件事情，其實牽涉著一件非常複雜的陰謀。總體來說，部落

裏面已經亂七八糟，除了族內爭奪權力和巫術知識之外，更有一股強大的外來靈力，

在控制著部分的巫師，目的似乎在謀奪古代一個神衹收藏在部落裏，比巫術更高級的

智識。」 

 「婆婆說她已經到了油盡燈枯之年，很快就會圓寂。每個地藏菩薩門徒，死後

的靈都可見到地藏菩薩。她會將這裏發生的事情向衪報告。婆婆說這個天地有恆河沙

數的世界，有恆河沙數的生命，每天發生著恨河沙數的事情，就算地藏菩薩有無限神

通，也不可以知道世間所有一切啊。」 

 「祖母非常感激老婆婆，每天都在照顧她，將找尋咒語真相的事放到一邊。有

一個晚上。婆婆說她佈置在部落內外的『靈眼』有訊息顯示有外人闖入，部落的巫師顯

得非常緊張，於是就吩咐祖母去查察。真想不到祖母心底的愛人，為了請救妻子而回

到這個苗區。紅玉雖然是祖母的姐姐，但祖母從來沒有見過她，更是最近才知道她的

存在，其實沒有感情。更有甚者會『搶』走自己的愛人。祖母說她當時呆呆地發著獃，

極度心亂如麻，不知所借，總沒有想到自己也是有夫之婦。祖母非常後悔沒有即時就

救他們脫險，或許有的話，以後發生的事和後果就會完全不同。」 

 「部族的巫師將紅玉帶走囚禁，卻用咒術折磨賓來格爾，令他痛苦呻吟叫喊，

從中取樂。祖母如何能夠忍受，於是用『念』力救了他。可是祖母終於經驗不足，落到

族中本領高強的祭師長手中。以後所有發生的事情都和這奇怪的祭師長息息相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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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祖母的養父曾說，一個苗人祭司長曾經親自去到將軍府警告他不要收養

祖母。祖母以為這個祭司就是那個下咒語的罪魁禍首，所以對他仇視。但祭司卻好像

對她並無惡意。還說已經將紅玉救了出來。他答應可以將祖母等人帶離正在大亂邊緣

的部落。唯一條件就是容許他進入紅玉的思維，搜尋上古時代收藏著的一些珍貴紀錄

。那個時代的中國，科學非常落後，普通人不會明白祭司的意思。但祖母在西方接受

大學教育，走遍半個地球，更有機緣學習念力這種東西，已猜測到祭司長不是他的真

正身分，他一定是來自遙遠星空，生命力附在祭師身上。只是不可肯定他是否老實。」 

 「就在祖母和祭師討價還價時，毀滅性的災難發生了。祖母也攪不清楚詳細的

情況。大致是一個『地藏菩薩使者』來到這個部落，啟動了程式，毀滅上古時代保存在

這個地段的神聖靈識。而長久以來隱藏在這個部落的神秘靈體，可能不甘心囊中之物

被人毀滅，於是發動可怖的攻擊，和這一個地藏菩薩使者直接較量。這個使者一面啟

動『結算器』毀滅資料，一面借用已經死了的那個婆婆的身體，警告祭師長不要插手圖

謀這項上古時代的靈識，她叫出了祭師長的真正身份，解取了寄居在祭師身體內一雙

生命的奇怪『約法』，容許她們可以回到星空。」 

 

註：『約法』，星空下某些高等生命體的一種增強能力的神秘機制。生命體設下一些苛
刻絛件或規條，便可獲得更強的「靈」或「念」力。但一旦約法被毀，生命體便會停擺
死亡。 

 「後來祖母才知道這個地藏菩薩使者的能力其實有限，他本來的任務只是要清

洗部族裏面所有『靈識』紀錄，並沒有準備去保護這個部族，但由於他的『念』附在死

去婆婆的身體裡面，意識上受到婆婆的意念感染，所以他借用測試祖母，紅玉和賓來

格爾三個人的愛情操行，感慟了剛離開祭司身體的那雙高等生命體，救他們三人逃出

險境。但這個主意倉卒而成，計算就失準，產生了無法預測的結果。」 

 「後來呢？」老軍官發問， 

 「沒有後來了。祖母說如果要知道後來的事，我就一定要跟她學習一種叫『念』

的能力。否則知道了從前，反而對現在有害。她給了我一塊心型石頭，說裏面藏著從

前發生過的事件，但石頭被注入了特種念力，就算其他有高強念力的人，都無法打開

枷鎖去窺視裏面的訊息。而我一定要具傋相稱的念力，才可以打開枷鎖。兩年之後，

祖母過世前，叫我試一試，但我的念力依然不足夠。最近在圖書館看到老先生的書，

於是我就趕緊來找你老人家商談了。請問依妮是甚麼時候過世的？」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她死前的話我依然記得清楚。」 

 「營長哥，多謝你給我的愛，令人生有了真實和完整的感覺，覺得自己很重要

。當我離開那個山谷後，困擾我一輩子的影像又慢慢回來了，我有好幾次都想回去，

尋求寧靜。但我捨不得離開你，我們生活雖苦，我的心雖亂，但我願意跟你走到白頭

，走到生命最後一刻。如果有下一輩子和下一輩子，我也必要找到你。不要難過，不

要悲哀，您是明白的，我永遠會在你的生命裏，而你永遠也在我的生命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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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戰役 

 一年之後，老軍官收到一個小郵包，裏面是那塊心型石頭和一張薜暮琳的短函。 

 「多謝老先生給予指引和地圖，我終於去到那個山谷，在那裏我打開了這個石頭

裏面的訊息。現在你只要用你那種觀看玉石的方法，也就可以『看見』以前發生過的一

切事情了！ 

 我在山谷裏面，見到了另外一個比我更早訪問你的女仕，由於大家一齊努力，才

可以打開封印。我們現在都較以前知道自己的過去，但沒有了『格依妮』，我們都不會

是完整的，我們將繼續漫長旅程去尋找，我們也必有一天會和老先生再見面！」 

 

 於是老軍官用雙手輕輕地按在心形石頭上，慢慢閉上了眼睛。 

 

 這是一個漆黑晚上。不過這個地段的黑暗，並不是因為這晚星月無光，萬家燈

滅。一股瘋狂靈體，正在抽取這個地段的所有能量。土地空氣頓時降溫，水源結成寒

冰，樹木萎縮倒塌，花草凋謝，動物，牲畜，人類相繼癱瘓死亡，能量和生命力量正

被搶奪，整化和重新集結，重重包圍著一個小山崗，而包圍圈就逐漸逐漸地縮窄。 

 「固突巴斯爾亞」「恆時儲識庫」的一雙「管員」剛剛離開了祭司長的身體，她

們開動了『行裝』轉換器，返回了原來的行裝，雖然這並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但是現在

形勢非常危急，並沒有更安全的辦法。離開之前她們將念力注入祭司的身體裏面，所

以依然監察著那個小山崗。於是她們看到了三個人類高尚的愛情，肯為愛同生共死。 

 固突巴斯爾亞靠愛情進化，一雙管員的心意相通，也不需要討論，已經採取行

動，要將這三個人類救出險境。 

 她們利用尚留在祭司身體內的念力，形成一個「容器」，保護著三個人類，並催

動念力破開一條通道，去拯救紅玉，白玉和賓來格爾。幸好他們在最後關頭擁抱在一

塊兒，保護容器也可以縮到最細。如果他們三個人分開來的話，拯救行動也就沒有可

能了。 

 但是，她們隨即發覺只靠留在現場的念力，並不能夠破開正在增強的包圍網。

她們知道危險，但危險並不能動搖固突巴斯爾亞的愛情信念，星空第二紀的文明靠固

突巴斯爾亞而開始，而固突巴斯爾亞的進化靠愛情開始。沒有愛情，一切文明不可能

建立。這個邏輯是億古不變的。 

 於是這雙管員衝入了圍困之中，實行親身打開一條狹窄的通道，接引受到念力

推動和保護的容器。 

 另一方面，地藏使者已經成功啟動了結算器，所有藏在這個地區有關『一』的『

真實真理』索引目錄正被清洗，不可能逆轉。他想撤去附在「婆婆」身上的念力，那只

不過是調虎離山，引蛇出洞的策略。但卻發覺一雙「管員」正轉返途中拯救三個愛侶，

他立即明白，忘記了計算她們不按正常程序起動原來行裝所損失的能力，不能將儲在

行裝內的念力注入遙控的容器，打開封鎖。那時千鈞一髮，不容許重新計算，地藏使

者知道無法打敗瘋狂的敵人，一面發出警報訊息，一面抽取死去婆婆的物質能量，從

圍困裏面幫助打開通道。同時間，他打開保護自己的結界，引誘敵人分散力量，這也

是極危險的決定，但這本身是一個危險年代，地藏使者所幹的任務也越來越複雜和凶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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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藏使者屬於『容』的性質，有著堅韌的力量，敵人要有幾倍以上的力量，

才可以將他的念力擊破。他認為只要敵人將三成左右的力量抽調出來攻擊他，那雙管

員就可以安全救走紅玉姐妹和賓來格爾。 

 可是如意算盤往往失算，敵人雖然瘋狂殘忍，但卻是非常專注，更不魯莽。否

則不會長久隱伏在部落裏部署。似乎他認為『一』的秘密依然藏在紅玉和白玉身體裏面

，所以並沒有理會地藏使者的誘兵之計，而一心一意要捕捉紅玉姐妹。這個時侯就是

連那雙管員也墜入羅網之中，如果他們不即時抽身撒退，就連自身都有危險，如果他

們的行裝被整化，敵人勢力就變得更龐大，就算加上幾個地藏使者，都沒有把握消滅

他。這是個生死存亡的局面，這個地藏使者不能不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

神衝入圍困之中。不過這也就變成一網打盡的局面。敵人除了最初不慎，給予了機會

，讓地藏使者啟動了結算器，之後的每個行為都謀定而後動。 

 一雙管員也知道這次極度兇險，她們跨過星空，探索宇宙的各種智慧，從來不

畏『停擺』，但最重要的還是生死相伴。於是她們啟動只有管員才擁有的秘密武器，那

就是「共生程式」，將一個行裝拋棄，兩個生命共用一個行裝，將拋棄了的行裝轉為能

源，再化為念力。瞬時間念力增加了幾倍，已經打開了黑暗重圍，她們已經非常接近

保護著三個人類的容器。這雙管員有著高尚情操。她們多次可以選擇置身事外，全身

而退，但卻為了完滿星空下的愛情，不顧自身安危，越陷越深。 

註：『停擺』，星空的通用詞語，近始人類的死亡 

 

 管員能夠霎時增強力量，令到敵人有一刻的驚訝，而在這個關頭，那個地藏使

者也直接加入戰圈，包圍網稍為舒緩，管員已經掌握著容器，轉身向外突圍。 

 管員那時有著寬裕的時間撒離戰場，帶著三個人類遠走高飛。但她們卻發覺衝

進來的地藏使者正在苦力支撐，她們的心腸真好，竟然返回戰場伸出援手。敵人圖謀

的只是容器中的兩個巫女，但知道必需先徹底消滅這雙管員和地藏使者。於是集結了

龐大力量出擊，但並非轟向管員和地藏使者，而是容器。悲劇到這裏於是發生。管員

知道簡單的容器沒有能力可以抵抗強大攻擊。那個附生在行裝內的管員立即脫離行裝

，用一半的生命力擋住那置命一擊，另外一半化為念力，將愛伴的行裝和容器送出重

圍。 

 

 

 我在星空中的名字是『蓉』，在人類世界他們稱我為『地藏』。這個時刻我才從

遙遠的星空趕到。行裝和容器雖然能夠脫出險境，但行裝依然受到重擊。我從來沒有

感受過愛情，但卻感慟。犧牲了自己的那個管員尤其令我感到哀傷。於是在消滅了這

個兇悍狡猾的靈體後，我在方圓五百里內，盡量收集她破碎不全的生命力。 

 紅玉姑娘，妳己經有了和賓來格爾的身孕，這個捨身救助你們脫險的生命，需

要一個「容器」去進化和生存，我就將她放到胎兒那裏，我也不知道她要到何年何月才

可重獲以前的意識，或許要好幾個世代。 

 這個在行裝裏面的生命，沒有致命的傷勢，但也為了保護妳們而受到重創。我

可以令她復原，但她沒有了另外一半的『伴』，並不容易生存下去，也著實無邊痛苦，

所以我亦己經將她的生命力提取出來。白玉姑娘，妳也己經有了和丈夫的胎兒，他一

直跟蹤著妳而被殺害。我將這個管員的生命力放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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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有一天，她們會重新找到自己和『伴』。沒有徵求妳們的同意，就做了這些事

。但我想你們也不會反對，你們的生命都是靠她們保護而無損一髮。沒有她們，你們

會落入可怕力量的手中，恐怕比死更恐怖，胎兒也必被蒸發。總之你們就沒有虧本。

這個行裝，修補之後，我會將她們一部分的生命力放進去，然後送回「固突巴斯爾亞」

，看看有沒有奇蹟發生。 

 這片土地將會踏入大混戰的年代，炮火連天，妻離子散，處處家破人亡。到了

外面，最好盡怏離開。我會重新封印這個山谷，不讓人發現它，或者終有一天她們會

在這裏尋找到自己。」 

 

 

  老軍官依然用手按著那塊心型石頭，他依然閉著眼睛，但他的心靈一早已經打

開，他知道他的「伴」也從來沒有離開他，她每時每刻都在他的生命裏。他看到的不只

是一場戰役，而是一個旅程，由遙遠星空而來，有一日必然回到那裏！ 


